《清真大学》 
－－序 
吾回教有所谓“汉启他补”者，即以阿义经典而译为汉文也，吾金陵回教人精通回汉文学之最著者，明季有王岱舆，清康乾有刘智介廉、金天柱、北高。北高为世和之先人，著有《清真释疑》，与王刘并称于今。刘介廉之《大方性理》、《大方典礼》、《至圣实录》等书，马云亭先生已重刊。今复将王岱舆之《清真大学》、《正教真诠》、《希真上答》合刊为一编，盖重夫天命也。序言曰：“以爱天命者救世教。”其用意深而用心苦矣。夫《大学》之明德新民至善。帅庸》曰：“天命谓性，率性谓道，修道谓教”。《论语》曰：“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”而《孟子》则言：“尽心则知性，知性则知大。”是四子书无不知有真主，亦无不知认主也。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所言天者，皆指主宰而言，惜儒者读之不加察民。今岱舆先生三书，皆重夫大命，是减云亭先生所谓以回道包儒道者矣。世和大力‘教而世守其学者，愿以守吾先人北高先生之学，而上以追溯夫岱舆先生之所著述，其庶几以汉学而勉求大回学者平，幸云亭先生有以教之。辛未季夏 金陵金世和序

序译文：

我们伊斯兰教有所谓的“汉启他补”，就是指把阿拉伯语的经典译成汉语。我们金陵穆斯林中兼通回汉两种语言的最著名的学者，明未有王岱舆，清代康熙、乾隆年间有刘智刘介廉、金天柱金北高，金北高就是我的先人，著有《清真释疑》，与王、刘二人一样都受到今天人们的称道。刘介廉的《天方性理》、《天方典礼》、《至圣实录》等书，马云亭先生已重新印出。现又将王岱舆的《清真大学》、《正教真诠》、《希真正答》合刊为一本，这也是出于对天命的重视。序言中说：“以畏天命者救世教。”可见其用意深远，用心良苦。《大学》中说到的“明德”、“新民”、“至善”，《中庸》说：“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”《孟子》则说：“尽心则知性，知性则知天。”可见上述四位的著作中无不认识到真主的存在，也无不体认真主的存在。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周易》中所说的天，都是指主宰而言，可惜的是儒者只知读书却不体察其中的道理罢了。王岱舆先生所作的三部书，都是重视天命的，这真的就是云亭先生所说的用伊斯兰教来涵盖儒家伦理的人。我信仰伊斯兰教，遵循着我的家族世代相传的学问，我愿意继承我的先人北高先生的学问，并向上追溯到王岱舆先生的著述，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以汉学去努力求得伊斯兰教知识的人了，希望云亭先生多加指教。

辛未季夏金陵金世和序

－－弁 言 

参兹《大学》义理，精详直达本原，特明真一。显正道之光明，驱异端之讹谬；静则具于胸中，用则弥于宇宙；贯微尘而不细，括天地而不广。扫除臣相，劈破空无，本因全复明德之源，导引归真之路，由此则脱离幻海，复回来岸，较之宏道兴伦、纲常大典，孰有愈于此乎？果欲演说清真，阐斯元妙，非其人必不能解，不应受，亦不能受，诚得斯人，始宏斯道。何也？非其人而解者，若玉面之加脂，反累其本色，非彼自不尽心，较之才力止此而已。不应授而授之。如锦衣之傀儡，外虽华美，内本空尸，若无提携，岂能自运动哉！夫以金鳌之饵，欲钓池底之鱼，不特不吞其钓，更且惊怖而逃耳。然则十室之邑，尚有忠信，百里万区，岂无贤侣。大都明者自明，晦者自晦，惜乎真知定见者寡，随波流荡者多。不辨是非，以耳代目，祥夫众好之必察焉，众恶之必察焉，盖因此辈而发也。但期正人君子体念忠诚，参求至道，明心胸而大眼界，熔俗见而扫臆说，践迹真传，方有正得，似此磋磨，始知极大之证明，顿悟当身之古册，庶几不负作者之婆心，更阐清真之至道矣。清真鄙人题弁言译文：

推究这本《清真大学》中所讲的道理，精妙详明，一直追溯到事物的本原，特别明确地证明真主的存在。显现着真理的光明，驱散异端的错误。静下来时，这种真理就存在于心中，运用起来则贯穿整个宇宙。能贯穿微尘也不为细，能包括天地也不为广。扫除虚伪的假像，驳倒空无的谬论，使人恢复人与生具来的美好品德，指引人归于真主的正道，从这里可以脱离幻海．回到人生的彼岸，宏扬正道振兴伦理纲常的典籍，还有比这更好的吗？如果真的想讲明清真的道理，说明其中的玄妙之处，不是那样的人也一定不能理解，不是应该接受的人也一定不能接受。果真找到这样的人，才能宏扬这种道理。为什么呢？不是这样的人却来解释这种道理，就好比在美丽如玉的脸上再涂上阴脂，反而使他本来的美丽受到损害。这不是出于下尽心尽力，只是他的才力只止于此而已。不应该传授的人却传授给他，就如同给木偶传上锦衣，外表虽然华英，内里却是空空如也，如果没有人提着他，他哪里能自己运动呢！如果用钓金鳌的饵去钓池中的鱼，它不但不会上钩，还会因害怕而逃走。虽然如此，但是如古人所说，十室之邑，尚有忠信之人，何况天下之大，怎么能没有贤人呢。可大都是明白的自管明白，糊涂的自管糊涂。可惜啊，有真知灼见的人少，随波逐流的人多。多数人不辨是非，用道听途说的传闻取代亲自用眼观察，孔子所说的，众人都说好，也一定要自己观察，众人都说不好，也一定要自己观察，大概就是针对这些人说的吧。希望正人君子们能体察真理，参悟真正的道理，使自己的心胸开明，拓宽自己的眼界，化除世俗的见解，扫除猜测性的说法，走上圣人真传的正道，才能真正地学有所得，要这样参悟，才能认识到真主存在的各种明证，立即明白自己与真主所立的约，这样也许才没有辜负作者的一番苦心，才认识到真教的真理了。清真鄙人题

－－题纲 
清真大学（正文）

题纲（统说）

《大学》正宗，“作证之言”，特朗主仆至大之理，真一、数一之殊。故首明单另之一，乃造化天地万物之真主，而与天地万物无干，兹为无始之原有也。数一，乃天地万物之原始，故能代理天地万物。因其原始，所以称为首仆；因其代理，所以消之至圣，谓之钦差，兹为有始之原宗，因其受命而有也。原夫清真至要，必先真主，首仆分明，始能定证独一。数一。所谓真主者，独一而能有，无不任凭；首仆者，数一而受命，毫无自用。非比君臣父子，不过时节声名，其实不能自主。何也？间有于贤于父，臣转为君，国家成败，互相反复 盖国同类故耳。至于性命生死，贤愚夭寿，老幼妍媸，此皆当身至要，君亲略不能自由，天地无非盖载，况其身之外乎。须知权衡宇宙，衣禄万生，惟有独一真主，包罗当下始终。设以伦纲同类之礼，施于卞仆至人之间，较之 清真，岂不大相紊乎？是故主仆分明，真数一定，然 后始知明德之源。知明德之源，而后明明德，明德 明而后真知，真知而后知己，知己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意减，意诚而后舌定，舌定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。国家不治由家不齐，家不齐由身不修，身不修由舌不一，舌不一由意不诚，意不诚由心不正，心不正由不知己，不知己由知不真，知不真由明德不明，明德不明由不知明德之源，不知明德之源由不辨真一、数一，不辨真一、数一，由不明主仆至大之理。不明主仆至大之理，虽有万行，何足论乎。何也？因彼根本不清，其枝节必不清矣。是故此书直指源头，明其大本，使天下正人，不误于歧途，不惑于疑似，而有所取证焉。须知此极大正务，为何独证于人？初因真主将己之重托，显于天地海山及所有诸物，皆缘畏惧，不敢承当，为其分属，不能兼有。惟有人极承此大任，因其色妙两全，灵超万品，力备诸缘故耳。盖兹至理，独其正心，偏则不受，何也？得其正者，全此重托不知有己，惟知有主，诸缘特其护卫，即若石中有玉，自然体用皆得也；失其正者，负此重托，不知有主，惟知有己，诸缘即其本体，何异壳内无珠。此辈外表虽人，无非名色而已，岂能作证于真一乎？是以经云：“真主自证，再无别有。惟有真主。”又云：“委实真主于万物皆能自证。”何以知其然也？即如国之有君，家之有长，否则必乱矣。其天地之广大，日月之升沉，昼夜之晦明。四时之往来，万物之形状，草木之红黄，自古至今，毫无更易，兹皆可以证真主之独一也。惟是人之作证，较之诸有，更加亲切。因人为万物之果，至高至贵，超脱万缘。即若美人之与镜子，美人装饰虽多，终与美人不契，岂若镜光，用以自照。圣云：“委实真主造化了人，然后显于人矣。”其是义也哉！所以人祖首言：“我作证，委实再无别有，惟有真主止一无偶也；我又作证，委实至圣穆罕默德，（译回圣讳）乃真主之首仆也、钦差也。”初因人祖之“讨白”（译日忏悔）原凭至圣之警觉，始能得悟。是故《大学》正宗“作证之言”，于开辟之初，本为正教之首端也。原夫妻一、数一之机，总具于作证之我，须知形色之我，乃人我分别之我，是为幻我，非作证之我也；作证之我，乃真主寄托之我，是为真我，除斯寄托之我，本无我也。贤云：“无一人能言真主止一，惟真主言能其止一。”何也？先天之我，本无色相，作证于真主之本然，其视听闻言，灵明知活，作证于真主之动静；后天之我，理气兼该，形神一贯，作证于真主之作为。证主之凭，再有何事至大于 此？除斯三证之外，试思我相，更复何有？倘夏更 有，无非新生之玷染耳，正所谓人我分别之我，非作 证之我也。或曰：“何为真主之自证？何为人祖之 我证？”答曰：真主自证其大能，造化了天地；自证其 全品，造化了人极。天地若画帅之图例，人极譬美 人之镜子，无天地则不显其大能，非人极则不显其全品，此真主之自证也。所以见天地，足以证真主之大能；参当体，足以证真主之全品。故无画师自无图画，非美人焉有镜子。此以物我之证主也。但主之自证，证主之能命有无；我之作证，证我之受命终始。受造行造，判若白黑。若以图画即是画师，镜子即是美人，愚迷甚矣。是以诗云：“真主垂恩总不知，若非生死顿相欺。试思万事谁能一？醉梦何由妄自居。”似此愚狂，皆缘不识真主之独一也。此理不明，忠亦非忠，孝亦非孝，虽亦竭力尽命，惜乎未悟其所以然耳。果欲孝忠穷源，须参自己之从来，始悟体用之所以立也。夫人乃形神中之至精，天地万灵，莫不因之而有。其造人原义，本为认真主之独一，显静动之元机，代有无之妙用，承兹莫大之恩。不穷性命生死之原，惟念君亲恩义之重，其与造化君亲、性命、生死至大之真主何有焉。悲夫！世人辨一不真，心怀疑二，昧原有之真恩，拜空无与假像。身立千歧，心分万派，仁智忠贞，冥然尽废，深可痛惜。所以认一之功，诚为首务。盖辨一有三：曰“单另之一”、曰“数本之一”、曰“体认之一”。单另之一，乃天地万物之主也；数本之一，乃天地万物之种也；体认之一，乃天地万物之果也。

真一（本题） 
原夫成人至要，万善根由，必须首知单另之一乃真主。本与万物无干，而有三品作证；曰“本然”。曰“本分’、曰“本为”。此理不彻，少有讹误，自个系清真人矣、是故明心认主，修身宏道，必须始诣清真正教，更期见道明贤。何也？有正教而无正人，不异日光照于瞽目，何以分其皂白；有正人而无正教，岂啻明眼步于黄昏，乌得行于正路？恐有不辨正偏，唯以他见为见者，纵然师范言行，本如笔墨，后学虚心，若夫素简，听其训笔时挥，文墨书之满简，倘有不正，岂能再素？所以访道从师，乃第一关头，非他细务，切不可苟且，而遂已也。

本 然 第一章

所谓本然者，原有无始，久远无终，不属阴阳， 本无对待。独一至尊，别无一物。无岁月，无方所， 无形相，无搀染，无阻碍，无近远，无伴侣，无比肩， 无如何，能命有无而不落有无；造化万物而不类万 物、绝无比拟，此真主原有之本然也。

本 分 第二章

所谓本分者，乃本然之动静，虽长守而浑一，其理显则不同。即真一非干数一，原来一，故始终独一；真有不落有无，原来有，故超然长有；原活不以命，总是活，故无不活；原知不以心，通然知，故无不知源能不以助，本来能，故无不能；原观不以目，观无碍，故无不观；原听不以耳，听无方，故无不听；原言不以舌，言无拘，故无不言；任凭不以思，要任凭，故无不凭；永久不以谋，原永久，故无不久，兹皆本然之动静也。但静则如如不动，动则纷纷不已，若言其静，机无不显；若言其动。未见其迹。所以动静两称，正于本然为作之间也。须知未有天地之先，真主要显己之原能，遂以其原知，预定当用之万物及诸始终内外，略无余欠，毫无更易，终无一物超其要为知能之外，非以知能束缚万物，万物自不能越耳。经云；“真主原有独一，本无一物与同。”然后于任凭中，提记了万物，兹乃真主动静之前定也。

本 为 第三章

所谓本为者，乃其单另之余，总具无形之妙，是为能有。譬之墨池，虽万灵之精粹，天地之文章，莫不赖于此有，然后以代理之笔，始发其所蕴之理但未发之时，其与真一个即不离，分之不开，合之有别，中藏保养之机，已显任凭之兆，唯主知见。兹乃真主本为之境界也。其称有六，曰一本真宗、曰四海元首、曰本为、曰化源、日能有、曰余光。或曰：“真主自然贯通圆满，安得曰余？若有所余，则真主之原有有亏矣？”曰：因其独一至尊，原有无对，自发普慈，要为万物，敕命有无，任其自便，此际始分体用。因其发于原有，是为能有，谓之余光。体用不离，于何有亏。所谓能有者，乃能发之能有，原一之能与之一，原有之能与之有．原活之能一与之活，原知之能现之知，原能之能与之能，原观之能与之观，原听之能与之听，原言之能与之言。是故原有之与能有之中，始与物理，所以原有无起无尽，无内无外；能有则能始能终，能表能里，此之谓也。诗云：“何为水里炎存物，水外消然便自焚。中外分明同一一热，还须究竟此消存。”其义特明真一无偶，然后以原知，预定人品神仙之本来，与其护卫话线之所以。正于此际，始敕众妙兴具于能有，其色相成全于作为。万事万物，本非原有，皆受命于真主保养之本然，与其本为之动静也。

数 一（本题） 

所谓数一者，乃一本万殊，即能有之首端，其称亦不同，曰首仆、曰元勋、曰钦差、曰代理、曰大笔。日太始、曰首命、曰大智、曰性海、曰人极、曰大父、曰道源、曰大本、日光明、日灵根、日至圣，名虽各异，其理本一。自能有之中，承命而显，此为万物本原而载万理，斯为无极，亦有三品作证：即“元勋”。“代理”、“代书”是也。

元 勋 第一章

所谓元勋者，乃至圣之通称，性命之大源，若海纳众流，何尝满溢；灌及万川，未尝消耗，无波无此，保合太和，是为诸有之种子。彼所谓“众妙之门”，“无名天地之始”者即此。斯代真主保养之本然也。

代 理 第二章

所谓代理者，乃阐发方灵。性原纯粹，气本轻清，非干色有，人类天仙神鬼之本来，天地万物之所以皆始是时。莫不由其命令，是为发露，此代真主作为之动静，若能命有无、生死、贵贱、安危、得失之类是也。须知本然之动静，长奇于真一，而与诸有无于：“作为之动静，显然于万物，而有作证，皆缘自能有而发，首先乃造化也。

代 书 第三章

所谓代书者，乃精粹之余，自然发露于外，名亦不一：日数一之用、曰万形之纲、曰天地根、曰万物母、曰代书、曰象诲，斯为太极。当此之际，气盛而理微，彼所以有名万物之母者即此。太极化而为阴阳，统而言之乃天地，析而言之为日月星辰，土水火气。阴阳化而为万形，万形不即是被，何也？ 天地譬如一株大树，超于六合之外者，乃阴阳之根本，根本自然不更；困于六合之内者，乃彼之花叶，花叶自然凋谢。合则兹生万物，散则各一其性，即水陆飞行草木金玉之类，惟人不与焉。天讪神鬼又以其次，何也？因人乃阴阳之根本，出自无形，先于诸有，阐于后天，包罗始终，是为万物之果子。然则果于则生生不已，有始无终，存而不朽。设若前果敢，用后更新生，必不重复往来，莫认已前故物。正偏之别，切要在此，不可不知也。大都树本成于果子，天地全于人才，继命立极，纲维终始，是为大成＿兹代真主作为之境界，纯乎动者也，故曰“首仆”、曰“钦差”。首仆者，乃万物之元勋，无一个从其有；钦差者，代理人神与万物，莫不赖其提拔，诚二绸之大纲，五伦之大伦也。是以经云：“能有之砚池，载其恩威；无极之亲笔，显诸性命。”太极之代书化为阴阳，阳象又阴阳之描写，兹皆显本为之境界者也。 

体 一（本题） 
所谓体认之一者，人品，其名亦不一，曰万灵之心、曰万象之果、曰炼丹炉、日生死关、日空镜、曰大成，即真主元机之古册也，因彼形神兼备，至高至下，无不覆载，实万汇之至全。先天首命谓之真性，体真一之妙；后天身命谓之本性，体无极之理；阴阳合一谓之形质，体太极之用。视听闻言，行止取授，通身百骸，莫不听此一性，故以当体之一，方可证数本之一，然后以此数一，始可证单另之一。循次而至，庶无歧误也。是以诗云“一砚二池伸大笔，单而双后还归一。乾坤男妇亦如然，践迹升堂方人室。”经云：“凡人认得自己，方能证至圣而认真主。”亦有三品作证：曰“知认”、曰“见认”、曰“续认”。知认之谓明湖，见认之谓亲切，续认之谓契合是也。

知 认 第一章

所谓知认者，仿效圣贤之参证，推详正教之真经，譬之睹物思情故此由诸缘而体认真主。若天高地厚，水凉火热，风动土宁，日月往来，星辰旋转，四时更替，昼夜卷舒，金石变化，草木香颜，水中鳞介，陆地飞行，品类各异，刚柔不等，多则无益，缺则不备，无不至当，今古不更，少不如是，自个安妥，似此至妙安排，除斯真主孰能再造’兹乃自万得一，正如花叶之时，惜乎少有所间，谓之“讨黑德”（译曰习一）到此田地，惟得其作为之踪迹，虽不拘万，实由于学。学而后能知，知而后能信，信而后能诚，诚而后能忠，忠固不二，然非有所见，其实无微。但以定立不迁，可证为其真知而不惑也。

见 认 第二章

所谓见认者，超脱诸缘，亲自经历，由己身而休认真主。本因人祖化分男女，体象太极阴阳，包岁天地之机，贯彻有无之妙，中蕴性命知能，灵明活泼，视听闻言，莫不至精，关乎宇宙，似此至大元机，除斯真主，孰能自有？虽功名富贵，得失安危，犰眼前世务，且一无所能，何况生死之至大乎！忽然惊悟，意转心回，始辨新生原有，主仆分明，盖不由己。兹乃自二得一，妙明虽显，未及契合，是为“以体哈德”（译曰自一）。到此田地，始及作为之动静。须知忠君孝亲纲常礼义，无非浮生邂逅之酬，尚且不知有己，较之造化性命生死，更与身归长住，岂得无诚意忠贞之报？盖因渴慕至极，偶尔得契，即若酒后无己，但有时而醒。是以诗云：“醉后言行身不悟，皆因斯酒御形神。星月光辉非寂灭，少时收卷大明中。”至此第位，正如开花成果之间，有己无己之际，最忌猛雨狂风，必要存心保护，方始顿开己障，无证而见，然虽此亦不二，遇时而然。当此之际，但以万缘不染可证，为此亲切而无间也。

续 认 第三章

所谓续认者，克尽偏私自见，复全明德之源，由无己而体认真主。盖因自己原有始终，而有来去。真主本无起无尽，而无方所。设以有始有终之人品，而欲穷无起无尽之真主，何异于水火方圆，强自合为一局，必不能也。因人之视听知能，虽能穷理格物，不能了彻原有，必须己有全熔，始得妙明，顿显本然动静，自此方明，然后知以主知，见以主见，言以主言，兹乃自一而一，谓之：“究哈德特”（译口纯一），至此极品，不即不离，略无自用，莫不以主，是为契合，皆缘后天之表里兼精；先天之本来独露。风静水平，日高云散；形神虽在，动静却一，但以清净无己可证，为其相续而浑同也，贤云：“凡受造之新生，相续于原有，其新生私己之迹，自无余矣。”其是义也哉。至圣有云：“予以真主而体认真主。”若非真主，自不能认得真主，至此方始成果成人，即定一不迁，而无作证也。此际方知无极先天，乃初种之时，自上而下谓之降，是为原种．始无作证也；人极后天，乃浇灌之时，自下而上谓之升，本因结果也。树藏种中，果从树显，返本归原，果即是种，虽然不二，实有增益。若非红翠馨香，负此一番发育矣。原夫生天生地，万事万物特为此件结大因缘，惟有人品承此重任，理当超越万有关头，历临百干危险，始得成全正果。最高无上，及无方所，终亦无证也。须知成果有三。人祖乃万物之果；众圣乃人中之果；至圣穆罕默德，乃众圣之果。到此极品，方显真主之本然也。悲夫！世人溺此苦海，负兹重托，较之诚不若异类矣。

－－总 论 
夫人之至要，当知兹纯一、见一、知一之间，犹人品高下之别，其中悬隔不啻霄壤，倘有不彻，关系非轻。至于真一、数一、体一之间，有主仆、圣贤、至大之别．尤不可不察也。微细参之，万殊本于一有，除斯能有之外，并无别有，设还别有，岂为一平？悲夫！世人著于万象枝梢，昧乎真一之有。或有论者未经正指，终属渺茫。惟明眼正人灼见本根，更归原主。但原主之与本根，必须剖析分明。何也？真一单独无偶，因为原主；数一为万物之根本，故称大父。若非真一，岂有数一？然兹无极之数一，不是原主，而实本原主之能有也。真一之与能有，譬如光之本体，与光之光辉。但光之本体近之则化，其光辉共之则容，是故一无所同，谓之真一；同而不碍，谓之能有；一具众理，谓之数一。能有浑于真一、数一之间，能有本于真一，数～显于能有。数一若光辉之明亮，光辉譬之御禁威严，虽可近侍，自然惶惧；明亮若代君施政，固与常处，自觉安逸，更增其人品，非有所缺略，此能有数一之别也。分而言之本一，合而言之不等，其他众妙众形，又本无极太极。长流活水，本无更易而澄清，皆因原有之贯通也；池塘止水，定有清浊而变化，总为新生之拘碍也。原夫造化为明体用之全为，性命更显本然与动静。生死辨原有新生，教道指归真正路。空无乃无边幻海，必须期掌舵智公，仰观天象，俯视南针，始得顺流平渡，不然则覆溺矣。当知造化万物，即如美心设玩，本为验人之观察耳。须知造化不即设玩，非设玩造化不显；设玩不即观察，非观察设玩何为。能观不即明亮，非明亮自不能观；明亮不即光辉，非光辉岂能明亮；光辉不即太阳，非太阳光辉何有。大都诸品皆赖其明，不然则总无能为矣。故云：“总有万灵兼宇宙，果然无且顿成迷。”噫！无日尚且皆迷，除主孰能自有。是以经云：“真主造化了尔等之形神．又造化了尔等当用之事物。”万全不等，任人取择，圣智凡愚，在此一举。其形神事物，虽真主预定于有先，至于无极，始通共而发露，莫不出于造化，但由其志念之自欲耳。或曰：“丹青特画美容，而不画B态。何如？”曰；能美亦必能丑，不然则不备矣。又回：“妍钦既出丹青，美丑何以论物？”曰“凡善恶之因，皆出真主之造化，其过与不及之取，本在人之自用耳。物有本未，事有后先，知所中节，自不惑矣。须知人人皆本明德而有，但未见可欲之时，莫不希圣希贤，及见其所好，方始知其真实取舍。大都有人材然后有考试，有考试然后有赏罚。赏罚出于恩威，恩施于上智，威加于下愚，此自然之理也。何也？上者契合于己，遂得其喜；下者违背其命，故遭其怒。所以喜自原来，怒囚后发，非为后有也。即此便知喜怒两端，本作一理，彼此各有从来，必须微细参详，不可粗心阅过，动静尚有两分，主仆岂可同浑？少有讹误，永里迷途，诚可悲悯。诗云：“海原清净要为风，波浪维持阐鳖龙。普慈浪罢独慈兴，须知鳞介永遗存。”又云：“海显江湖海若初，江湖原本分明海。休猜此海即江湖，江是江湖海自海。”若水翻竹影，其两体无干；风弄花香，虽同而不共，即此之谓也。须知真一、能有、数一之间，有体用代理之妙，能与之有比之光明，至圣数一譬如古镜，列圣群贤乃其陪侍，诸天世界是为妆台。虽然真主显其全品，特寄于人极，其中高下尚有不等。至若异端左道，不当一体相看，因其迷源叛本，认性为主，形虽人类，实非人矣。是以诗云：“生死皆缘阐独尊，除斯至大再谁能。堕及迷途惟自用，顿忘原一与初盟。”再若体认之一，其理总具当身，真性为光明，正心为镜子，身治即妆台，万物为陪侍，此又数一之样式矣。然则美人不与焉，故云：“美人独另孰何颜，欲显丰姿待可传。妆台玩好工夫备，始现光明宝镜间。”有等醉梦，妄以美人即是镜子。噫！果如是说，美人之与镜光同熔于炉冶，共入模范而均受磋磨，其造炉成镜者谁欤？设人中一人，自称与天子同尊，遂与其抗礼，其罪可免乎？况欲与造化天地人神之真主同为一体也。且人之称人，日尔为尔，我为我，近有心循异说，岂特人类而已，虽飞潜动植之微，莫不与其空无之主曰：“尔叩我，我即尔耶。”故云：“翠竹黄花皆此性，家家处处总婆陀，”果如此说，其生死穷通，安危得失，必皆清净，当参真有，最忌空无。所谓空者，以天地山河及诸所有，尽如目瞪空花。自然起灭，漫无张主。理学亦云：“太虚不能无气，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。万物不能不散而为气；气不能不化而为太虚。”义云：“冰消泡散，依原是水。”又云：“浪静水平，通成一海。”此皆空花之似也。据彼本是空工，任意显身说法，不应托父母因缘，总不合空花样式。出入产门，怎作得万灵主宰；生死同类，不当言为我独尊。秽而后净，不异好肉亲伤，更又治疗；像而复扫，岂啻坚墙自毁，再转重新。伦纲迥异寻常，故此君亲反拜。舍身戒杀，心偏存养众牲；阳寡孤阴，意欲绝除人类。叛违造化，反复尊卑，直须五十年来，普世独居禽兽，智者仔细参详，即此知其道美。所谓无者以虚无为道，兹若播糠眯比竞放六合易位，何也？天下莫不以真有为贵，以虚无为贱，当知无始之原有，至尊真而至灵明。今以渺茫之虚无，至冥顽至卑贱而当之，谓正觉乎？且世之至神不能以无为有，其虚无安得以虚无为有也。即如佛老，乃宇无之祖，其未生之前，本无佛老，然后必由其亲而牛之，非自空无而有也。虽天地万物人不皆然，至于浑然一物之前，必有一至尊原有之真主化生之也，彼更以无为＼无意、无辩为教，观其著书立教，岂非为平？欲人从之，其非意乎？辩天下之名理，岂非辩乎？其自为相背，而欲为万世之师，谬矣！夫人灵于万物，因其有心有意而欲为，能推礼义，善辨是非，得其正者归真；失其正者坠落，岂若异类不知礼义，不达是非，失之无过，得之不赏，为其无才智也。更有浑无心意，无欲无为者，乃金石草木之类，即若利剑伤人，受伤者不损其刃；流石击人，遭击者不损其坚；荆棘刺人，被刺者不折其芒，因其无善恶之意，故此喜怒不加其体，为其无知觉也。以是参之，此道之教，竟欲天下有灵之至贵，尽归于无知之至贱，人类转而为异类，甚则化而为木石，方谓之至人，兹足可以证诸真有，原由于空无之谓。故云：“不解是非诚异类，立分真伪始为人。尊超万品因才智，漫道无知效物冥。”此其证也。喷！即此隐匿人神之真主，扫除造化之机衡，倘如是道，国亦可以无君，家亦可以无长矣。且夫屋宇房廊，及诸器物之极微者，无人造作，必不能自成。其天地之大，万物之多，果能自成乎？以是观之，诚所谓痴人言梦耳、或曰：“真主至公至慈，指迷归正，更又化生此辈，惑乱世人，何也？”曰：夫以瞬息浮生，欲获无疆真福，若非名利之风波，异端之险阴，将何以建正教之洪勋，立归真之大节。有此则启发奸邪之隐伏；无此则不显忠信之真诚。善恶由此分明，赏罚服其心志，兹非至公至想而何哉！缘夫正教如名医药室，投之无不安康；左道若瘟疫之家，近人则难逃毒疫，可不慎欤。须知引此二端，恐有误落偏歧者，得闻此论，始悟诸渺茫自揣之妄也，较之此集，虽本清真，聊为指示，皆空之一尘，海之一滴，得平正觉，堪为引导之由，倘值异端，终无容纳之所。其与饭里啼饥，水中叫喝者，恐非寥寥数页所能济矣。有诗作证，诗云：“认主原凭认自身，自身虽证更参穷。始终天地权衡内，生灭人神掌握中。微尘贯彻非纤细，宇宙包罗岂巨洪。元超二极惟单另，不落空无并有形。”又云：“无始无如独一尊，权倾天地佛汕神。成物匠人非似物，化生原主本殊生。得悟妙元超宇宙，才知声色类方形。海滴空尘犹勉喻，漫将纤慧演洪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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